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拍马 屁 ，现 实 生 活 中 常 有 之 。
拍马 之 术 何 人 创 造 、源 于 何 时 ，笔

者未 曾 查 考 ，不 得 而 知 。但 据 书
载，明 朝 时 太 祖 朱 元 璋 有 一 次 和 才
子解 缙 钓 鱼 ，许 久 未 曾 钓 得 ，朱 元
璋命 解 缙 赋 诗 为 他 解 闷，解 缙 应 声
说道：“数 尺 丝 纶 落 水 中 ，金 钩 抛
去永 无 踪 ，凡 鱼 不 敢 朝 天 子 ，万 岁
君王 只 钓 龙。”看 来 ，这 个 解 缙 虽
不愧 为 才 子 ，但 也 确 实 是 一 个 “马

屁精 ”。
现实 生 活 中 阿 谀 之 辈 时 亦 有

之。诸 如 言 不 由 衷 的肉麻 吹 捧 ，损 害

群众 利 益 而 为 上 司 效 劳 ；你 是 刚 上
任的 新 干 部 ，他 就 吹 你 年 轻 有 为 ，
办事 有 魄 力 ：你 是 老 干 部 ，他 就 吹

捧你资格老，功 劳 大 、经 验 多 。如 此 等 等 ，不 一
而足 。这 种 人 的 “拍 马 术 ”也 确 实 迎 合 了 部 分 领
导的 “精神 需 要”。

“ 醉 翁 之 意 不 在 酒 ”，依 吾 管 见 ，拍 马 者 ，
尽管 拍 马 之 术 千 变 万 化 、手 段 不 一 ，但 吹 捧 的 后
面总 是 包 藏 着 私 心 鄙 意 的 ：或 捞 个 一 官 半 职 ，或
为了 人 事 调 动 ，或 晋 级 评 定 职 称 等 等 。如 若 目 的
达到 ，算 是 拍 马 大 功 告 成 ，也 就 会 过 河 拆 桥 ，扬
长而 去 ，如 若 亨 未 成 功 ，他 越 发 拍 得 欢 了 。
讨好 ，巴 结 领 导 和 尊 重 领 导 是 两 码 事 ，绝 不

兪涽为一 谈 。要 把 文 明 礼 貌 的 表 现 和 逢 迎 拍 马 的
用心区 别 开 来 并 不 困 难 ，凡 正 大 光 明 之 事必 然 襟

怀坦 白 ，溜 须 拍 马 之 辈 的 用 心 必 然 见 不 得 人 。
邓小 平 同 志 告 诫 我 们 说 ：“那 些 常 常 吹捧 人 的
人是特别值得 打 问 号 的。”为 了 不 让拍 马 之 徒 得
逞，领导者 也需要“邪 佞者 虽 近 必 黜 ，忠 直 者 虽
远必取。”

编者按　近年来 ，陕 西 飞 机 制 造 公 司 （原 国营 彤辉
机械厂 ）的 文 艺 创作 相 当 活跃 ，为 此 ，我 们 组 织 了 该公
司的 文 艺专 版 。本 版 从 文 章 到 摄 影 、书 法 作 品 等均 出 自 该
公司 业余作者 之 手 ，它 们 来 自 基层 ，来 自 生 活 ，有 强 烈 的
时代 气 息 ，很 值得一读 。今后 ，希望我 省 较 大 的 厂 矿企
业，同 我 们 加 强联 系 ，推荐作 品 ，以便 更 多地 组织专 版 ，
以飨读者 。

昂首 刘任 禹 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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晨雾 里 有 一 轮红 日 （ 散 文 ）

李霞

那是 一 个 雾 罩 纱 掩 的 清晨 。气空 湿 漉 漉 的 ，
＃＃清 新 。景 物显得朦 胧 、隐 约 了 ，好 似一 幅幅
剪影 。清 晨 的 雾 哟 ，混沌 了 天地 人物 ，仿佛 给一
切都 濛上 了 神 秘 的 色彩 。

在返厂的班车 上 ，我 静静 地 欣 赏
着这带神 秘 彩 色 的雾 ，眼光不断地 向
窗外扫描 。平 时 那 一 望 无垠 的 田野，
稀稀 落 落 的 村舍 ，参差斑驳 的树 影 ，
峰峦 起伏 的 远 山 都难 辨 了 。不 知 哪儿
是云，哪 儿 是 雾。啊 ，缠 山 缭 绕 的 云 ，
扑朔迷离的 雾 ，它 们 相 逢 在 一 起 ，
竟是 如 此景象 。

如果 说 ，这 就 是一幅晨雾图 ，倒
也罢 ，但是，蓦 地 间 ，当 我 从 静思
中抬头眺望的时候 ，我 简 直惊 诧 了 ！

东方 ，一 片 朝 霞 ，托 出 了 一 个 伟
大得所 在 ，它 红 彤 彤 、圆 溜溜 的 ，对，就
是伏 契 克所 说 的 “圆 圆 的魔术 家。”

“ 日 出 ！快 看！”我下 意 识 地 喊 了 一
声，车 上 同 伴 的 目 光 刷 地 齐射 向 窗
外，而此 时 ，我 也 顿 感 暖 意 萦 怀 了 。刚
才冻得 微 微 打 颤 的 身 了 ，此 刻 仿佛 置

于融融春光里 ，得到 了 它 的抚慰 。
红日 ，辉 煌灿烂 的 红 日 ，从雾 中 跃
出，竟 这 样美 。我想 ，登 泰 山 观 日
出，看 那 红 日 浴 海 的壮丽 景 象 。大
抵也 是 这 样 动 人心魄 吧！

我捕 捉着 红 日 。车 在 行 ，它 也 在
动：一 忽 儿 ，隐 没 在房屋 后 ，一忽
儿，又 闪 耀 在树 丛 中 。它 一 出 现 ，
事物便显 出 了 真面 目 ：田 野里 ，麦
苗青 青 ；地拢间 ，树影 绰 绰 ；房舍
上，炊 烟 袅 袅 。在 牛 乳 中 洗涤 过
的一 切都变得 明 朗 了 。雾 ，在 日 光
下消 散 。渐 渐 地 ，那 团 圆 圆 的 火 球
升腾 在 空 中 。啊 ，初升 的太 阳 ，聚
集着能 量 ，终 于 从 雾 中 脱现 了 出
来，分外美 好 。长河 落 日 ，我 虽 未
见过 ，可这 雾 中 的 日 出 ，却 是 这 般

神奇 。
晨，是美 好 的 ，它

孕育 出 了 红 日 一轮 。雾
的缠绵 也 消 隐 不 了 红 日
闪乐 的 光 彩 。这 就 象 生
活一 样 ，是 可 爱 的 ，充
满了 希 望 。尽 管 也有 不
顺心 的 时 候 ，但 是 ，希
望却 恰似红 日 ，会大 放
光芒。

去拥 抱生 活 吧 ，我
的朋 友……

书法 周从耕

铆工 情
李连 海

风钻 ，
在急 速 转 动，
铆枪 ，倾 泻 出 铆 工 的 激 情 ；
朝霞 ，
在我 心 窝 里 流 淌 ；
星光 ，
记着 铆 工 的 忠 诚 。

银燕 ，
从我 手 中 起 飞 ；
战鹰 ，
由我 肩 上 起 程 ；
青春 ，
在蓝 天 下 闪 烁 ；
理想 ，
在云 海 里 奔 腾 ……

啊！光 荣 的 铆 工 ，
开拓 的 先 锋 。
看！长 空 的 道 道 航 线 ，
正是 我 们 心 中 的 彩 虹 。 为国 争 光 （篆 刻 ）） 张德兴

朝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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该他去了 （ 散 文 ）

熊丽

不知 是 由 于 他 又 领
到了 上 百 元 的 奖 金 而 高
兴，还 是 因 为 他 得 了 胖
孙子 而 喜 幸？你 瞧 他 ，
紧绷 的 嘴 角 溢 出 了 甜 蜜
的笑 。

甜蜜 蜜 的笑 哟 ，谁
也没 有想 到 ，老 田 头 要
去旅游 了 。一 张通 红 的
疗养证 ，在 他 那双长 满
老茧 的手里抚摸 着 、捏
扒着 ，心里 念叨 着：真

的，真 的 要 去 了 ！
前几 天 ，车 间 通 知

他，工会 批 准 他 去 杭 州
疗养 。能 去 吗 ？老 田 头
心里翻 腾 开 了 。人们都
说“上有 天堂 ，下有 苏
杭”，咱 这年 过 半 百 ，
满脑袋铝 沫 子 的老头 子
难道也 要去 凑凑热 闹 ？
逛逛天堂？老 田 头真不
知该 说 什 么才 好 ！

是啊 ，该 他 去 了 ，
大家都 这样
说。该 他去
观赏一下杭
州的 山 清水
秀，该 他到
西湖 去泛舟
荡浆 ，到疗
养院去疗养

该他去
了。早年 ，
他从 白 雪 皑
皑的 东北都
市，走 向 没
有航 空 工 业

的关 中 平原 ，继而 ，为
了三 线 建 设 他拖 家带
口，在陕南 的大 山 沟扎
下了 根 ，他 和建 设 大军
一起 把这个地 图 上找 不
到名 字 的 地方，变 成 了
一个 闻 名 全 国 的飞机
城。在 这 高 大 的厂房
里，铆 枪 、风钻 又伴他
度过 了 十五 载 春秋 。

该他去 了 。十五年
了，他一钉一 铆 地 干 ，

为“运 八 ”飞 机 飞 上 蓝
天立 下 了 汗 马 功 劳 。他
是一 个 忠 心 耿 耿 的 老 班
长，“铆 工龄 ”已 有二
十多 年 了 ，和 他一 同 参
加工 作 的 同 志 大 多 都调
离部 装 车 间 了 ，而 且 有
不少 都 走 上 了 领导 岗
位，他却 还 在 自 己 的 岗
位上默默地 干着 ，每 当
提前 交 付一个合格 的飞
机部 件 ，他 总是 用 憨 厚
的笑 把疲倦掩 去。这会
儿他 要 走 了 ，嘴 还直叨
叨：早点 干完 活 ，走 ，
我也 放心 了 。

这会儿 他真 的 要走
了。

他脱下 油 渍 渍 的工
作服 ，穿 上 了 他过去说

“ 洋 鬼 子”才穿 的 大西
服，一双 “三接头”套
在他粗 大 的 脚 上 ，那 么
神气！然 后 他拿 着一叠
硬铮铮 的 “大 团 结”，想
着为老伴 买一 件称心 的
绸子小褂 ，给胖孙 子带
一辆 “喷 气式”，还 要
给新 带 的小徒弟带 回蝙
蝠衫、牛 仔裤 ，年轻人
嘛……，就 这 样 ，他带着
甜甜 的 思 索 ，甜甜 的
梦，上 了 火 车 。

是啊 ，该 他 去 了 ，
大家都这 么 说 。

小品 文 两 则

开会
甲：你 无 精 打 采

的，是病 了 ？
乙：没有 。开 了 一

上午 会 ，头 昏脑胀 的 ，
甲：什 么 会 ，这 么

长时 间 ？
乙：咳！还不 是讨

论如 何开短 会 的事。
（ 晓 伟 ）
嘴功

　装 卸 工 甲 ：您 总吹
比我 的劲大 ，这 辆 汽车

您要能扛走 ，我就 口 服
心服 了 。

装卸工乙 ：好说 ，
不过得请您 给我放在 肩
上。　（李 三 喜 ）

对号 入 座 （ 小 小 说 ）

顿朝 中

近来 ，报 纸越办越
好了 。这 不 ，上班都两
个多 小 时 了 ，房地局 吴
局长办公桌上 的一堆报
纸才下去 了一 半 。

“ 啊哈——”局 长
深深 地打 了 个呵欠，摘
下老花 镜 ，端起搁 置 的
不冷不 热 的 茶 呷 了一
口。“嗯 ，不错 ，老伴
新买 的这 “旗枪”硬 是
要比 “茉莉 ”有味得多
哩。吴局长 品 着茶 ，目
光向 正 在看报 的八位 副
局长扫 视 了一 圈：“老
王啊，这 么 专 注 ，看 的
是什么报？”

“ 呵 ，是 《浪 花晚
报》，你 瞧 瞧挺有 意思
的。”说 着王 副局 长递
过《浪花 晚报 》交给局
长。吴局长翻 着 翻 着 在

第四 版的右下 角 看 到 了
一篇堵 “报屁股”的小
笑话，题 为 《治 漏 》，
一下给吸 引住了 。

一个居 民 问房 地局
长：“房 子 什么 时候才
能不 漏 呢？”答 曰 ：

“ 天晴 的 时 候就 不漏
了。”

吴局长看后 怒 火 中
烧，拍 案 而 起，震得副
局长惊异地抬起头来 。

“你们 看 ，简直是
恶语 中 伤，我从来没有
对任何人讲过这一 类 的
话，岂 有 此 理 ！周 秘
书，你 马上给我要 《浪
花晚报 》，找 他 们 总
编。”

电话接通 了 ，对方
一再解释，说 明 是文 艺
作品并无实指 ，不要对
号入座。吴局长 “啪 ”
地一声挂断 了 电 话 （这
时候他真有点 “义愤填
膺”了 ），呼呼地喘 着
粗气对手下 的 “八大金
刚”说：“你们 查 查 ，
《 浪花 晚报 》的房 子 分
配方 案归 谁 管 ，查 出 统
统划 掉 ，让他们 先 住三
年天晴就 不漏 的房 子 再
说。”

八位 副局长面 面 相
觑，哭 笑不得 。

青年 业 余 歌 手 苏 娜 ，在 陕 西 省 国 防 科 工 办
陕西 省 航空 工 业 局 系 统 声 乐 比 赛 中 荣 获 一 等 奖
图为 苏 娜 在 为 职 工 演 唱 。　（张 志 东摄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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焊丝

陆源
掣亮 了 ，
如夏 日 雷 雨 中 的 电 闪
熄灭了。

留下 一 个 个结 实 的 熔
点。

从不 炫 耀 自 已 的 灿
烂弧 光 ，

也不 显 示 力 量 的 威
严。

你哟 ，
熔化 了 自 已 的 身

驱，

用一 个 又 一 个 炽 热
的吻，

连接 出 大 厦 的 骨 干 。


